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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卧书巢里暋悠然自点书栙

———小雅一廛主人校书摭忆

暋曬 王 湜 华

选注《史记选》

开明书店公私合营,与青年出版社合并,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以下简称中青社),王伯祥先生任第一届中青社秘书长。
此时挚友郑振铎正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,兼北京大学文学研

究所所长,何其芳任副所长,正为加强文学研究力量而奔走。当时

伯祥先生的老友俞平伯、钱锺书等已先后调入文研所,振铎先生来

邀,伯祥先生便毅然离中青社,调到文研所去任研究员了。
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后,伯祥先生担任的第一项研

究任务即是选注一部《史记选》。
伯祥先生向以熟悉史籍版本著称。在铸版缩印《二十五史》

时,即为每一史编有参考书目,附于各史之后。书目分五类,甲、本
书之异本;乙、关于本书之参证质疑者;丙、关于本书之增补整理

者;丁、关于本书之赏析评论者;戊、关于本书之博闻广征者。当

然,因二十五部历史本身之不同,参考书目之详略亦各异。而头一

类即是本书之异本,亦版本之异同。所以伯祥先生的任务虽只是

选注,并非全注,但首先的第一项工作,即找来《史记》的各重要版

本进行汇校。因为《史记》既是一部上古至西汉的通史,却又总与

后来的断代史等合在一起,被称为《十七史》、《二十一史》、《二十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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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》直至《二十五史》,而且总是各史之首,足见它地位之重要。不

仅史学地位重要,而且文学地位亦不亚于史学地位。文学研究所

要推出《史记选》,自然侧重在它的文学价值,所以这部《史记选》的
副标题是“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之二暠
(因为本书出版时已到1957年,文学研究所已由北京大学划归中

国科学院隶属了。后来科学院又分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院,
文研所当然又改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)。但既要编校,首先必须全

书一百三十篇通校,所以伯祥先生在各版本文字异同的校订上下

的功夫,要比选定篇目后作注要多得多。关于校勘,伯祥先生在

《史记选序例》中写了这样一段话:
校勘古书是批判接受文化遗产的第一步工作。因为传本

中语句的“异暠“同暠,固然要引起解释的纠纷,就是字面的“正暠
“讹暠也会影响到意义的分歧,所以历来严谨的学者往往对古

书的校勘是不惮烦琐,不避迂拙地干着的。这一选本的任务

虽没有搞校勘专业的必要,但为了帮助批判接受加一点力,乘
便向读者提供几条校勘的例子,想来也不是多余的。因此把

手头容易得到的复刻《宋蜀大字本》(简称《蜀本》)、复刻《百衲

宋本》(简称《百衲本》)、影印南宋黄善夫刻本(简称《黄本》)、
原刻汲古阁《十七史》本(简称《汲古本》)和日本排印的泷川资

言的《史记会注考证》本(简称《会注本》)来跟采定的《张校本》
互相对勘,凡文字的异同正讹,一一随手作成“校记暠若干则,
散附在各篇的注释之中。

伯祥先生所选用的这些版本,自然是《史记》版本中的最主要者。
《张校本》的全称应是《张文虎校刻本》,张文虎把刘宋时裴骃的《集
解》、唐代司马贞的《索隐》,与张守节的《正义》,所谓三家注全都收

入外,还罗列了他所及见的旧刻古本、时本和别人的校本十四种,
一并校入,所以张校本虽后出,却有集大成之功,所以伯祥先生选

它作为底本而参校上述各本。
《史记选》篇目之选定,也主要是从文学价值考虑的,但伯祥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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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既突出了文学性,侧重在可读性,还照顾到了史学意义。所以他

在《序例》中还写道:
这个选本的目的,在于试向一般爱好文艺的读者介绍这

部祖国文学遗产的名著,同时提供一个便于诵读的本子。因

此,只选了描写生动而故事性较强的记叙文二十篇,凡是“表暠
“志暠和其它偏重年代、世系或议论的“纪暠“传暠概从割舍。为

要保持原来的面目,入选的各篇都照录全文,不加删节;篇次

的前后也悉照原本的顺序。但移写的形式却照现今的惯例,
每篇都分段提行,施行标点。

要读通古文,首当其冲的难点在于断句,连句都读不断,根本就谈

不上懂,其它就都更甭说了。所以古籍的整理,第一位的工作在施

加标点,其次才谈得上注释与赏析。这部《史记选》之所以半个世

纪以来一直受各地各界的欢迎,久盛不衰,一版再版到无法统计确

实发行数,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它标点精到,注释详备,使读者只要

一册在手,即把可能产生疑问的难点都已一一解释清楚了。只要

读者是有心人,认认真真逐句细读,逐条注文对照着读,那么每句

每词都定能读通读懂,从而读毕全书后,基本上于文言文可以

过关。
为什么这部《史记选》有如此功效呢? 因为伯祥先生在逐字逐

词注释讲解通之后还不算全部完成,还逐句予以串讲,也等于逐句

都翻译白话。不但翻译,还将原句中的关键字旁加上黑点,让读者

清清楚楚看到,文言是怎么可以翻译成白话的。这一方面早在选

注《春秋左传读本》时就已用过,只是那时用的是曶号,现在用的是

中心黑点;那时串讲还是用的文言,当然比《左传》原文要浅显得

多,而现在用的则是纯白话。如此为读者设身处地的考虑,为读者

不厌其烦的详注详读,难怪一代代读者都十分欢迎这部《史记选》。
之所以印数之难以统计精确,是因为“文革暠期间纸型被部队拿去

翻印,竟没有明确的印数记载。而从还回来的纸型已无法再用来

看,其印数应该是不会很少的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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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记选》出版前前后后

《史记选》从1950、1951年间开始着手工作,当然在版本校勘

上花去了不少时间,为什么直到1957年4月才出版呢? 只因排印

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波折,翻工了一次,耽误了不少时间。
伯祥先生的原稿是十分清清楚楚的,毛笔字竖行书写,规范的

繁体字,排字工人是十分欢迎的。但不知何因,竟让排了简体字,
结果问题就产生了。

伯祥先生的注文称“校释暠,因为其中包括校订文字异同与注

释两个内容。尤其在“校暠的部分往往多甲作乙之类。但一排简体

后,便出现了大量的甲作甲或乙作乙之类,完全失去了文字校订的

意义。校样一来,一开始他还耐着性子去校,越校越生气,直到忍

无可忍,便通过所里向出版社提出,必须改排繁体。最后居然同意

改排,但已多花了多少冤枉力气,浪费了多少冤枉时间。等《史记

选》印行问世,该出版社内部六位同人合作选注的《史记选注》已早

出版了。
但由于伯祥先生选注功夫的扎实,虽晚出一步也不要紧,社会

认可的还是他的《史记选》,它经得起时代的考验。从出版之日来

算,也已半个世纪了,它仍常销不衰。
《史记选》第二版时附插了重大史事的地图,是另一位历史地

理学家专门绘制的,很有参考价值,伯祥先生对此十分赞赏。“文
革暠开始,出版社出于“爱护暠,怕伯祥先生观点陈旧,建议将《史记

选序例》一文中介绍司马迁生平的部分删去,换上包遵信“大批判暠
式的一篇代序。伯祥先生也只得表示同意,甚至表示愿意将《序
例》全文删除。后来出版社的人也觉得不好意思了,便把《序例》中
的主干删去,只剩下干巴巴的一头一尾。这强加包遵信代序的版

本,又不知印了多少版,包括上节所述部队借纸型去自己印,印数

无法统计。所以到改革开放后还须重印时,只得重新排版了。此

时出版社编辑来与笔者商量,看如何处理好? 我首先提出:是否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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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包遵信的代序,恢复《序例》全文原貌。出版社也同意了,但说:
因为印了那么多版的包遵信代序本,还没有付过他稿费,是否重印

第一版还附上,支了稿费后,以后再删去? 笔者觉得出版社言之极

实事求是,也有一定的苦衷,也就作出了让步。也难怪,“文革暠期
间是没有稿费一说的,虽代序强加在伯祥先生的《史记选》上印了

很多很多,却没付过他一分钱稿费,大概也是事实,所以这样变通

的做法也只好接受了。重排本仍用繁体,但改成了横排。

《庋榢偶识》

1967年秋,伯祥先生的老友陈乃乾先生一日过访小雅一廛,二
位老人自浩劫开始至此,虽未受太大冲击,但彼此见到对方多独自

寂寞枯坐,感触良多。乃乾先生真是深知家父之心者。家父一生

喜蓄书,与乃乾先生的关系也太密切了,不但多数书之购得,多承

乃乾先生鼎力相助;家父喜在得书后,于书衣或书中其它空白处随

手作题记,亦多让乃乾先生过目,而且内容亦多与他有关。所以,
乃乾先生见家父空闲正多,难以遣日,遂劝家父不妨将所有书上的

题记抄录在一起,既是往事的有趣回忆,又是排忧解闷之良方。伯

祥先生听他一席话,十分欣同,便选用荣宝斋发售的磁青封面,十
行朱丝格五十页的毛边纸本来抄录书上的题跋。因为伯祥先生在

陆续购书时即陆续录目,先叫做《图籍录存簿目》,一·二八以后,
则改署《庋架随录》,所以这部自己录存的题记,即命名为《庋榢偶

识》。榢,即架之异体字。首先在第一册之开首,作了大段题记,亦
正是编集本书之缘起。文曰:

予自识字辨物,便好书册。……岁辛酉(1921),馆涵芬楼

(商务印书馆编译所),遂定居沪北。积十年,所贮图书已盈一

室。……辛壬之交(即1931至1932年间),倭突寇沪,寓所适

罹兵冲,扶携幼弱,仓皇出走,仅以身免,屋宇器物,尽付一炬,
盖与所主涵芬楼同其命运矣! 事稍定,移砚齐辉堂(开明书店

编译所,兼主图书馆)。结习难忘,又稍稍购书。此后二十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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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,埋头编撰,罕接他事。转得陆续与友相亲,每有所获,渐还

旧观。及全国解放,中华人民共和国奠都北京,予乃举家北

迁,其时有书二万余卷,捆载俱行,卜居于东城旧黄华坊之小

雅宝胡同,始得式瞻新猷,同受一廛而为光天之新民矣。乃理

架陈书,自署所居曰“小雅一廛暠以志庆。……年来耄荒日甚,
记诵锐退,每忆前尘,恍同隔世。……况先妻下世,已历一纪。
虽儿孙盈庭,而各勤所事,且多散处外省者,讵能专顾老人?
即同院随侍之人,亦皆上班入学,会面时稀。除晨夕起居暂一

告语外,予则终日枯坐,伊忧寡欢,舍亲书无复聊生。偶感疲

掩卷,亦无非效达摩之面壁、司空之仰屋而已。一日,吾友陈

乃乾见过,悉予近状,谓予曰:“君盍孴集手识书衣之语。比次

而观之,可以志时遇,可以感欣戚,顾不足以俛仰自得也乎!暠
盖余喜涂抹,每获一书,辙摩挲数四,然后入架。偶有所感,随
手著数语,亦仅识得书岁月,及当时情境而止,未能于书旨有

所发明,及详究版本之异同也。等闲视之,阁置久忘矣! 比闻

乃乾所云,不能无动,遂思抽架捡索,苟有可观,录而存之,目
之曰“庋榢偶识暠。

自此开始,先以记忆犹新,并常置手头,随时翻阅的几部入手,逐一

抄存,很快,不到两个月,已将手头所有的三个空白本都抄满了。
虽肯定尚未抄完,尚有遗漏,但即将这三本分标卷一、卷二、卷三之

后,封面上却已用朱笔标明“上、中、下暠字样,并在卷三之末页,又
附记一则云:

发箧检书,似易实匪易,盖必先逆忆某书置何处,某书曾

否题有识语,然后上攀下蹲以探索之。设无壮力为助,殆弗克

济胜也。因是,必待湜儿休假在家,予乃得纵横如欲以命之,
此戋戋三卷,竟近两月始观成。此中消息,从可知矣! 虽然,
必尚有遗漏。今后如续有发见,或更有新制,当别为续录以存

之。七十八容叟后记。时丁未十一月初五日。
最后,《庋榢偶识续编》的第三册都已写了半本多。末了一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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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《乾隆以来系年要录未竟稿》。录毕,还写下了如下附记:
一九七五年五月五日,(目奇)叟记于京寓,时年八十六。

目眊几不能下笔,强持以竟之,掷笔茫茫,真如堕五里雾中矣!
明日立夏,更感岁序之催人耳。

此时,离他的心脏停止跳动,只有半年多了。
伯祥先生身后,笔者又在《庋榢偶识续编》三之后,又补录了若

干则题跋,包括为陈友琴先生所题扇面,及为陈友琴先生所藏《唐
明州阿育王寺常住田碑》所题长跋,以及为谢刚主先生《悔馀存稿》
所作题记、为顾颉刚先生《顾氏纯熙堂藏暣书林扬觯暤》所作题记。
虽不是为他自己的藏书所作,但亦属藏书图籍类文字,所以笔者亦

一一自家父友好家借归抄在《庋榢偶识续编》之后。亦聊存为《偶
识》辑佚补遗之意。

两次点阅《四库提要》

伯祥先生在《湘刻本　 轩语书目答问》长跋中,有“又奔走庸书

之暇,曾两度点阅《四库提要》,且以断句之本由中华书局影印出

版,以是益憙流略之学暠等语。有关此事,当用专节来略加叙述。
流略,是指九流七略之书,亦为书籍代称。流略之学,即指目录学。

伯祥先生原藏有粤刻本《四库提要》,并且还点读过一遍。可

惜此本已毁于一·二八战火。一·二八之后重新添置,还不止一

部,但都是小字本。其一为点石斋石印本,附《研经室外集》,共二

十本。这是一部巾箱本,亦可称袖珍本,即开本比一般书小,约

10cm暳20cm,所以字非常小,要通读一遍是相当费眼睛的;另一本

为中华图书馆的缩印本,字亦小。这部点石斋本的书根是伯祥先

生自己书写的,端严而齐整,摆在书架上,远远望去,这些书根字就

像肃立的一排排精兵,正在整队操练,真令人肃然起敬。
举家迁京后,伯祥先生又托乃乾先生添置了一套同治七年广

东书局重刊本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,凡二百卷,一百一十二册,分
别用八副木夹板,亦可算是八函。之所以要添置这一部,目的非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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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,就是想用它再点读一遍。购得此本时,伯祥先生已六十九

岁,一时仿佛又重遇久违的老朋友,便在首册的封面上作了则简单

的题记:
粤刻《四库总目提要》,旧尝蓄此,且曾手点一过。辛壬之

交,倭犯淞沪,罹于燹。其后获点石斋及中华图书馆两缩印

本,聊资翻检,而字小费力,时不免萦念曩帙。二十五六年来,
每往来胸中,迄未一遇此本。今夏之孟,以乃乾之介,得此于

隆福寺街修绠堂。是帙固非奇文秘册,以余视之,如逢旧雨,
如获至宝,盖香火因缘有难于恝置者在焉,爰乐而记其端。容

叟记于小雅一廛,时年六十有九,岁次戊戌(1958)。
得此本后,果然他又用朱笔圈点了一遍。可惜点毕未再作记,

已不详其年月了。后来中华书局要缩印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知
伯祥先生通点过此书,便将这部圈点本借去,过录在他们的底本上

再缩印。这样便大大方便了今后的读者。所以在一巨册的缩印本

《出版说明》的最后,有“本书由王伯祥先生断句暠的字样。
这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无论乾隆皇帝如何假此举行文字

狱之实,无论他怎么篡改与禁毁,它只是一个方面。在当时盛世,
能有此结集,并能合众人之力编写出这部《提要》,都是集大成的壮

举。后人要治旧学,要在传统文化方面再有进一步的发扬光大,
《四库全书》与这部《四库提要》无论如何也是跳不过的。伯祥先生

一生通点了两遍,并能用他的圈点来帮助代代后学方便使用这部

《提要》,实亦应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工程啊!

复点《资治通鉴补》

明代学人嘉定严永思(衍)认为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侧重在资

治,所以详于朝章国典而略于高逸节侠,所以和他的学生谈允厚一

起,就“高逸节侠暠方面应该补入的,逐一补入。所采列之书,除《十
七史》之外,旁及列朝别史,乃至稗说之可征信者。前后下了三十

年的功夫,方克毕工,是部十分重要、史学价值极高的难能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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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乾隆时编修《四库全书》时竟遗漏了它。伯祥先生一向十分重视

它。它的卷数与《资治通鉴》一致,也是二百九十四卷,但字数却涨

出了很多很多。伯祥先生所藏的一部凡八十册。1960年他开始点

读,直到1963年夏历十二月,才点读了一遍,即在首册封面上作了

题记云:
《资治通鉴补》二百九十四卷。明嘉定严永思(衍)即胡注

《通鉴》补缺正误。其门人谈允厚参之。皆毕力以赴乃克成。
《明史·艺文志》著录,而乾隆修《四库书》竟遗之。钱竹汀(大
昕)为作《严先生传》以张之。咸丰初年,江夏童和豫始用聚珍

板排印,顾流传仍希。光绪丙子(二年,1876)武进思补楼盛氏

复据童本校印,即此本也。解放后第一庚子(1960),予始专意

点读。荏苒至癸卯(1963)嘉平之月乃毕业。涉历尠得,良用

愧恧。巽老人,初十日晨窗记,时年七十有四。
这么一部大部头的巨著,对于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,能通读一

遍,已属十分不容易,何况还是正襟危坐用朱笔施点地细读!

1972年初,伯祥先生觉得上一遍读得还不够细,加上记忆力日

衰,前看后忘。为了加深记忆而重头再读一遍。他在读毕第一卷,
也正好是第一册时,正好末页有半张空白,便用墨笔又作了段记:

一九七二年一月廿五日,实辛亥岁十二月初十日乙卯,开
卷重读,上距初读之时,已隔十有一载。幸左目尚可辨字,将
逐日展阅,以竟厥终云。翌日下午五时乃毕。(目奇)叟记之

时年八十有二。
有志者,事竟成。读第二遍的过程中,伯祥先生还大病了一

场,高血压眩晕症,幸亏及时针灸,恢复得尚好,但病后走路已较困

难。虽病,犹不废读,稍稍康复后更努力地继续点读。于1973年1
月23日,竟已点读毕第二遍。耄耋之年还这样努力,这种精神有

多么了不起啊!
还必须一提的是,那时伯祥先生已被迫停记日记,因为记日记

之后果每有不堪设想者。文革之中不出事则已,一旦有事,日记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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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构成罪行,成为被人用来攻打自己的炮弹。而记了半个世纪以

上从不间断的伯祥先生,一旦辍笔,实在很不习惯。所以他读第二

遍时的另一目的即是,每读毕一卷必作记,以代替日记。卷尾有空

格空行,即记于空格空行;若没有,则记之于眉端。如原来日记之

详述一日事已不可能,而当时子女及第三代多在干校或外地,所以

卷尾眉端所记,往往侧重书信来往与友朋往来。而已毕竟不是日

记,也做不到每天必读一卷,所以书中所记形式亦至灵活,变化多

样。例如卷二百六十四之末及卷二百六十五之右,伯祥先生记道:
壬子十一月廿二日灯下阅毕。[卷尾空两行,第一行已有

朱笔记,此为第二行记]
傍晚接元孙廿四号复信,详告工作状况,情绪甚高兴。
又接林宜廿二号信,告二月间将回京做产。[此两则为卷

尾眉记]
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七日写信复寄元孙及敭婿。
陈礼生来访,杂问稗史诸事,至午留饭不肯,应说下次再

来饭而去。
廿八晨写信复林宜、升基。
午饭后读此卷。接清回太原手书,因刚复士敭,未复。下

午接琴媳廿六信,询茂疾,并托人致白药(茂同学代往人教社

取来)。至于分配何地及何时分配,当然谈不到,更何论调回

北京乎! [此三则记于卷首之眉上]
由上引这几则来看,已不难看出他老人家当时的孤独与寂寞。我

们兄弟姊妹要说还真不少,而“文革暠期间竟几乎全不在他身边,就
算留在北京的,白天也都要上班上学,有时往往晚上还要学习或加

班,等回到家,见老人屋灯已闭,也只好轻轻在窗下报一声,回来

了。不报一声怕他通宵失眠睡不好;报了,又怕吵醒了他。……总

之,他白天的孤寂是可想而知的,所以他亦只有努力点读,才能聊

解寂寞,打发时光。
这部《资治通鉴补》原来没有书套,书亦比较破旧,似系某图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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馆散出之物。经伯祥先生通点两遍,遂成了他重要的手泽。所以

他身后捐书时没有捐走。后来我特地从北图要来了不少废书套

(因为北图当时制度混乱,凡入藏有套的精装本,一律将套扔掉,怕
发生架上只存套而书丢失等事),用布票买了青布,将硬书套两张

裱在一起,再请中国书店书友王志鹏先生来帮忙,因为他手艺高

强,会修书、补书、做金镶玉等之外,还会做书套。他又是袁行云先

生的好朋友,常帮助袁先生修书补书。于是我也请他来帮我做书

套,《通鉴补》凡八十册,每八册装一函,共装十函。记得前后三四

个礼拜天,都请王先生来我家,我做他的下手,居然为这部珍贵的

手泽配齐了十个书套。
更为可贵的是:书套做好后,我把这来龙去脉告诉了启功先

生,他很嘉许我的所作所为,慨允为十个书套上的签条一一题签。
每一函题写书名“资治通鉴补第几函暠之外,第一函还加题“王伯祥

先生点读本暠,第十函则署上“一九七八年一月启功敬题暠的款。这

部本来取阅都较为困难的旧书,经此加函与题检,顿时焕发出不凡

的辉光,成为家藏中重宝之一。

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王伯祥断句,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出版;
《资治通鉴补》,王伯祥点读,将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;

《庋榢偶识》,王伯祥著,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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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梦家与李小缘先生交往的一些史料

暋曬 姜 庆 刚

陈梦家先生是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诗人。早年毕

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,1932年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,后改学古

文字学。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任教。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

授古文字学,1947年在游历英国、法国、丹麦、荷兰、瑞典等国后,于
同年秋回到清华大学任教。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,到中国科学

院考古研究所工作,曾任《考古学报》编委、《考古通讯》副主编等

职。在反右运动中,不幸被错划为右派,梦家先生在当时困难的环

境里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工作,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但在随之而来

的文化大革命中,梦家先生受到批斗,含恨离世,年仅55岁,实在

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。
最近笔者整理李小缘先生(李小缘先生情况详见2007年第五

期《书品》)的部分书信以及藏书,其中有些资料涉及到陈梦家先

生,对于了解两位先生的生平及当时学术界的情况略有帮助,特整

理出来,以飨读者。
小缘先生赐鉴:

前借商先生为拙稿书耑,承念至感,惟因少写一字,故特

将商先生原书寄还,敬烦转交(因据其来书又曰下乡也)。此

间正议迁川,人心殊多不安,现闻已定一年级在川上课,其他

院系亦拟逐步入川,大约仪器书籍先行,而本学期仍旧在此上

课也。将来校址大约在叙永一带,近日越南之事甚紧,战事难

免,则入川拜晤之期当不甚遥。北平图书馆书随联大入川后,
此工作又多阻难,为之奈何? 知后特问,并请教安。陈制梦家

谨上。九月二十一日。昆明平郑街88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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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信的右上角有“29年9月26日收到暠几个铅笔字。民国二

十九年是1940年,当时陈梦家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。信中所提到

的西南联大准备迁至四川的原因是:当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,云南

形势危急,而且昆明经常遭受日军飞机的轰炸,所以有迁址四川的

计划。而北平图书馆在1938年3月随当时在湖南长沙的临时大学

迁往昆明,设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。这对于西南联大的学术

研究很有帮助,因为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各自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很多

没有来得及运往大后方,所以陈梦家先生对于北平图书馆书籍将

要迁走感到非常遗憾。由于种种原因,西南联大没有再次搬迁,而
是一直坚守在昆明,直到抗战胜利。

信中提到的商先生,是指商承祚(1902~1991),著名古文字学

家、考古学家、书法家,字锡永。曾在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高校任

教,当时在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。
小缘先生赐鉴:

圆通寺一别,忽忽七八年矣。顷奉手教,拜悉一一,承费

神时,拙作寄来尤为感激。弟去秋十月初返平,公私而忙,致
未先期致信,至觉歉仄。弟在美曾与哈佛、燕京合作,研究在

美中国古铜,常得与叶理海君畅谈,彼对贵所工作颇加赞赏,
想为先生所乐闻者也。近来清华亦于考古一门略事扩张,稍
查收藏古物,为学生观摩之用。不悉贵所最近有何发展(新出

版专刊否?),尚祈见告。余下久已迁居它处,家母等现在沪

上,此间工作较繁,一时未能南来,前次小石先生曾邀赴中大,
亦不能如愿,甚觉怅惘也。专此并请撰安。陈梦家拜上。三

月廿四。外汇劳转致谢扶雅先生。
此信用纸为“国立清华大学用笺暠,有1951年4月17日收到的

记录,当时梦家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教。信中提到的几位学术人物

分别是:叶理海,指SergeElisseeff(1889~1975),法籍俄裔学者。
现在多译为叶理绥,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(1934至1956年)。胡

小石(1888~1962),著名学者、书法家。名光炜,字小石。历任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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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、武昌高等师范学校、金陵大学、东南大学、中
央大学等校教授。1949年后任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等职。
谢扶雅(1892~1991),著名基督教学家、翻译家。浙江绍兴人,曾
留学日本,参加中华革命党。后入美国芝加哥、哈佛等大学研读西

洋哲学与宗教学,曾任岭南大学教授。
信中提到的圆通寺是昆明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之一,已经有一

千二百多年的历史。根据李小缘先生的行程来看,似乎梦家先生

记忆有误,李小缘先生到昆明是在1939年,距离写信时的1951年,
不止七八年,而是十二年了。

另外还有陈梦家先生写给李小缘先生的一张便条:“兹介绍余

施水兰夫人于李小缘先生(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)。浙江上虞

陈梦家。余夫人研究戏剧,于中国古代艺术尤有兴趣,请予以研究

上之方便,实为至幸。暠只是不知其中提到的余夫人的情况,还望读

者不吝赐教。
在李小缘先生的藏书中,有一册是陈梦家先生的签名本,《五

行之起源》(《燕京学报》二十四期抽印本,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出

版)。封面有“小缘先生教正,陈梦家谨上。二十八年八月 昆明暠的
字迹,当时李小缘先生在昆明参加史学会会议。

而另外一册《小学研究》,是金陵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班出版的

一份刊物,有刘国钧、胡光炜、徐复、曾昭燏、游寿、高文、朱锦江等人

的文章,主要是涉及文字学方面,在本书的末页,有李小缘先生的两

行铅笔字:“末文题曰《读契文举例》,曾昭燏著,裁下以应梦家兄之

需。缘1953年六月十九日记。暠原来是李小缘先生为了梦家先生的

学术研究之需要,将自己心爱的藏书中的文章裁去,从这件小事也可

见两位先生的友谊之深。曾昭燏(1909~1964),著名考古学家,中央

大学毕业,伦敦大学考古学硕士,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。
以上书信及藏书经历了战火与动荡不安的年代,保存至今,十分

珍贵。只是不知陈梦家先生的遗物中是否还保存有李小缘先生的书

信,如能有机会公布出来,对于我们了解两位学界前辈大有帮助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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